
8 星期二

2016年８月2日 警营·文化 责编：刘帅

邮箱：hbfzbgazk@163.com

情注军旅思父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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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这个队伍里，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人 是 从 军
营 走 进 警 营 里 的 。 军 营
到警营，军人到警察。据
说 这 是 当 今 各 个 行 业 中
身份变化最快，角色变化
最快，适应能力最快的行
当。

军人，一个崇高的职
业，战争年代是冲锋陷阵
的勇士，和平时期是祖国
的 卫 士 ，人 民 的 保 护 神 。
一杆钢枪，挑起人民的希
望 ，一 身 绿 军 装 ，裹 着 祖
国 的 信 任 。 祖 国 需 要 的
时 候 ，只 要 党 一 声 号 令 ，
军 人 毫 不 犹 豫 用 自 己 血
肉 之 躯 保 家 卫 国 。 八 一
军 旗 上 有 多 少 先 辈 把 自
己的鲜血洒在旗帜上，舍
掉 自 己 ，为 了 国 家 和 人
民，一代又一代的军人就
是 这 样 抛 头 颅 ，洒 热 血 ，
前 赴 后 继 。 他 们 对 得 起

“军人”这两个字，对得起
身上的军装。

从 一 个 老 百 姓 成 为
一名合格的军人，需要不
断的锤炼和打造，从一个
军 人 转 变 成 一 个 称 职 的
警察，也需要不断的磨炼
和 打 造 。 许 多 走 进 警 营
的 军 人 都 有 这 样 一 个 磨
合的过程。踏入地方，融
进复杂的社会生活，警察
与 军 人 在 某 些 方 面 有 着
共 同 的 特 点 ，又 有 着 区
别 。 但 是 经 过 大 熔 炉 捶
打 的 军 人 有 着 一 般 人 没
有 的 坚 强 的 意 志 和 适 应
的才能。走进警营，许多
曾 经 的 军 人 都 或 多 或 少
的 遇 到 这 样 那 样 的 不 公
正的待遇，可他们坚强的
党性，优秀的军人品质显
现 的 尤 为 突 出 。 双 桥 公
安分局桥东有个反扒组，
当 时 只 有 5 个 人 ，领 头 的
是个退伍兵，而其余四人
都 是 营 职 转 业 干 部 。 领
导 担 心 这 几 个 营 职 干 部
能 否 服 从 这 个 在 部 队 曾
经 是 自 己 兵 的 指 挥 。 领
导 的 担 心 多 余 了 。 这 四
个 干 部 不 仅 时 时 听 从 这
个退伍兵的指挥，还经常
为他出谋划策，把桥东反
扒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受
到 当 地 百 姓 的 称 赞 。 这
就 是 军 人 的 品 德 造 就 了
警察的作风。

在 军 营 他 们 是 爱 军
习武的勇士，到地方仍然
是 敢 打 硬 拼 的 尖 兵 。 那
年，双滦分局刑警队在玉
米 地 里 守 候 抓 捕 一 个 抢
劫的犯罪嫌疑人。盛夏，

玉 米 地 里 的 温 度 高 达 37
度 ，四 天 过 去 了 ，参 战 的
人 员 大 部 分 都 坚 持 不 住
了，只有一个转业干部坚
持到最后，直至把犯罪嫌
疑人抓获。事后，许多人
都 说 ：“ 关 键 时 候 还 是 部
队出来的人毅力强”。活
跃在警营里的这批军人，
当初选择军人不言悔，有
过 痛 苦 ，有 过 泪 水 ，也 有
过 退 却 ，最 终 顶 过 来 了 。
他 们 勾 画 着 一 个 属 于 自
己的人生。选择了警察，
受 过 指 责 ，被 人 误 解 ，有
过困惑，也顶过来了。军
人 的 品 格 在 警 察 的 身 上
发光，军营里的传统在警
营中再现，书写出无怨无
悔的忠诚。

当 过 兵 的 人 不 忘 的
一 句 话 是 ：“ 难 忘 的 是 军
营的生活，难舍的是战友
的情谊，终身不忘的是我
曾经是个兵”。

（作者单位：承德市
公安局政治部）

回想当兵 30 多年来，为了繁
忙的部队工作，常常忘了回家的
路，忘了做儿的职责，直到父亲撒
手人寰的那一刻，我也没有见上
他老人家最后一面，当时那种撕
心裂肺之痛，直到现在也让我难
以释怀。虽说父亲去世已经快两
年 啦 ，可 我 却 常 在 梦 里 与 他“ 见
面”。特别是刚去世的那一年，明
明是父子梦中“相见”，醒来后却
认为是父亲真的还活在世上，于
是，便情不自禁地伤感起来，许久
才缓过神来。终于有一天，赋闲
休息的我，因心中思念父亲所致，
竞下意识地拿起电话，拨通了弟
弟的手机，正当我准备向其询问
父亲近况时才猛然醒悟，父亲已
真的离开了我到了另一个世界去
了！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
是未到伤心处。回想当兵这些年
来，父亲病魔缠身 20 余载，我是千
真万确地没有尽到应尽之责啊！
虽说在部队服役期间，父亲单独
或偕母亲一起先后四次到部队小
住过，但时间都很短。即使时间
这么短，我也常因公务繁忙没能
好好陪过他老人家。也许是父亲
怕住时间久了影响我工作才匆匆
离开部队的吧！是与不是，父亲
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而粗心的我

也没有为此事追问过他。父亲一
生 朴 实 勤 劳 ，为 人 厚 道 ，事 事 当
前，总为他人着想。听母亲讲，在
他担任村里生产队长期间，一次
因为工作上的小疏忽，给一位村
民 承 包 的 荒 山 少 分 了 几 兜 龙 须
草，父亲为此事好几天饭吃不香，
觉睡不好。虽然那位村民并没有
因这事埋怨父亲，可父亲却总为
这事惴惴不安，半个多月也没有
缓过劲来。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父亲耿直老实，乐善好施，从未开
口向他人索取过什么，也从不要
求他人为自己做过什么，包括自
己的儿女们。相反，却常常力所
能及的帮助他人。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农民收入是按劳取酬，年终
能 分 多 少 粮 食 全 凭 工 分 多 少 而
定。那时，我们兄妹四人尚处幼
年，父母干一年的活，要养活一家
六口人，所分口粮自然无法满足
六张嘴的吃喝，日子过得既艰苦
又无奈。即使这样，父亲对外地
遭灾荒来家乞讨的人从不吝啬，
除留乞讨人在家吃饭借宿外，临
走 时 还 会 将 家 中 的 粮 食 送 给 一
些。父亲既乐于帮助穷苦之人，
也甘愿为邻里乡亲做好事。年轻
的 父 亲 有 杀 猪 和 做 泥 瓦 活 的 手
艺，不管平日还是年终岁尾，只要
谁家有求于他，即便是家里再忙，

他都会愉快地答应，从不收取乡
邻任何报酬。打我记事起，就很
少受到过父亲的训斥，也几乎没
有 挨 过 他 的 打 。 后 来 当 兵 到 部
队，慢慢从一个士兵成长为一名
团职干部，父亲也没开口向我要
过任何东西，有时问他需要什么，
他老人家就是一句话，我啥都不
缺。其实，父亲嘴上说什么也不
需要，心里还是非常希望儿女们
能够经常陪伴在他身边的。常听
母亲和弟弟在电话里说，父亲患
病期间，一旦病情有变，就催家人
打电话让我回去，怕自己离开人
世时见不到我。最终还是让父亲
言中了，父亲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没能见上身在军营的我，这对于
父亲和我来说，都是永远也无法
弥补的遗憾！

自 从 军 校 毕 业 ，我 未 能 回 乡
陪父亲过上一次团圆年，心里自
始至终都感到愧疚和不安。在兄
妹四人中，我上学时间最长，求学
期间的一切费用，都是父亲面朝
黄土背朝天，用长满老茧的大手、
辛 勤 劳 作 的 汗 水 一 点 一 滴 换 来
的。我知道，父亲的患病，就是因
为长期操劳过度引起的。虽然每
年我都要给父亲寄去数千元的药
物，但终久没能阻止住病痛对他
老人家躯体的摧残和那日渐萎缩

的生命……
现 在 想 起 这 些 事 儿 ，我 的 眼

里就会噙满泪水。我曾无数次在
心中许下过“孝”愿，等到自己转
业或退休的那一天，一定好好地
陪父亲走出山沟去看看外边的精
彩的世界，可是，我忘了，忘了时
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父
亲的爱，从不说与我听，可他那炙
热的爱子之心，我却能清晰的聆
听得到、感受得到。父亲啊父亲，
您用宽阔的胸怀，铸起一个情的
港湾；您用朴实的双手，创造着一
个家的温馨；您用坚毅的肩膀，撑
起一片爱的天堂。

父 亲 的 爱 ，是 家 乡 那 条 乡 间
小道上翘首以盼的目光，是父子
离别时恋恋不舍的泪花，是那承
担家庭重担压弯了的身躯，是那
为抚养子女辛勤劳作结满老茧的
一双大手。30 余年的军旅生活，
我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先后七次
立功，获得各种荣誉 60 多项。今
天，写下这些文字，权作情注军旅
思父恩吧。

我的青葱岁月，曾经与蟠龙湖
相连。因为我们每年都在湖里演
习，大家都习惯叫它“八一水库”。

蟠 龙 湖 畔 满 山 的 果 园 ，一 片
片葱绿。如今在湖南岸，整齐的
徽派建筑比比皆是，风光旖旎的
碧水风光简直像世外桃源。我向
湖的纵深处探寻，不远处就到了
我们曾经的营地。

我 按 捺 不 住 激 动 ，找 寻 十 五
年 前 的 记 忆 。 1999 年 我 军 校 毕
业，来到这里工作。那时，我和战
友们背着背包，带上救生圈，在湖
里武装泅渡，水雷在湖面爆炸，驾
驶 坦 克 、装 甲 车 在 湖 里 救 生 演
习。记得有一次在演习装甲车救
援故障坦克时，钢丝绳拖拽的角
度有点小，再加上驾驶员油门加
大用力过猛，坦克下沉。乘员们
却镇定自若，在大家的努力下，坦
克顺利返程。

那 时 ，我 还 年 轻 。 一 身 笔 挺
的军装，英姿飒爽，青春昂扬。眼
前都是我当年那般青春的战士们
在跳动。战士们矫健的身躯在足
球场上飞奔，你追我赶，那身影是
否就是当年的我们留下的呢？都
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青春

在军营里闪光，这或许是最好的
诠释。

顺 着 球 场 往 下 走 ，是“V”形
的文化长廊，一条路直接通往蟠
龙湖水边，四周果树环山，郁郁葱
葱，一条长廊在绿茵的掩映下直
通湖边，那种豁然开朗，简直就是
一种开门见海的感觉，涛声依旧，
却不见当年的情景。

慢 步 到 湖 边 ，这 里 虽 然 没 有
“ 惊 涛 拍 岸 ，卷 起 千 堆 雪 ”的 豪
迈 ，但 湖 面 微 风 习 习 ，涟 漪 一 圈
又一圈向岸边推来，发出“咕咕”
的声音，我的眼前浮现出情景历
历在目。记得那年大年初一，我
们参加完团拜会后，与战友们手
拿 着 气 球 ，步 行 来 到 蟠 龙 湖 边 。
那 个 冬 天 很 冷 ，天 下 着 大 雪 ，湖
面结着很厚的冰。我们在冰面上
堆 雪 人 ，打 雪 仗 ，冰 面 留 下 了 我
们穿装军装的身影，山间飘荡着
一串串欢乐的笑声。

夏 天 ，湖 边 也 是 我 们 的 最
爱。我们每个连队在湖里游泳比
赛，作训股既要统计最快的时间，
又要计时最慢的时间，大家你追
我赶的，加油声、欢呼声，场面极
为壮观，我们几个游得快的，看谁

游的最慢，还要组成帮扶组，拉一
把 或 者 用 背 包 绳 拖 拽 落 后 的 战
友。一些高手们吹着牛，看谁能
不 休 息 一 口 气 直 接 泅 渡 到 对 岸
去，那些游泳的好手，都像一条条
游鱼般，身形矫健。先到终点的
我们在湖边捡河蚌、抓小鱼，回来
后炊事班给加了一顿海鲜汤，至
今想来，那鲜味胜过五星级大饭
店的美味，湖里演习、游泳比赛、
抓 鱼 摸 虾 ，是 我 们 最 幸 福 的 回
忆。那一汪湖水是我们青春中最
美的乐园。

岁 月 啊 ，就 是 一 道 道 流 程 相
拼的组合，无论哪一程时光失去
了 ，都 会 有 一 段 记 忆 在 心 底 永
存。怀念那一段军旅岁月，怀念
那些有山，有水，有花，有草的日
子里，怀念彼此相拥过的快乐时
光，相许过的绿色年华。看青春
的影子逐渐远去，那些曾经拥有
的，失去的，美丽的，忧伤的，都只
不过是一场梦。唯此，心歇淡然，
守望军营时光，安放一处淡泊，于
岁月深处，随风起舞，将爱依旧继
续……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
桥西分局长兴派出所)

家乡的白杨
摇曳着童年的梦想
绿叶把向往编织在头上
树下是伙伴们的战场
用钢丝链条做的洋火枪
学小兵张嘎的模样
睡梦里
洋火枪变成了真家伙
让鬼子缴械投降

村边公路上

轰鸣的大解放
乌亮的钢枪
绿色的军装
凝固了童年的目光
绿色的梦
和少年一起成长

十八岁
我穿上了军装
绿皮列车载着理想
驶向叫军营的远方

用方块和直线
构思最美的画卷
酷暑和严寒
铸就钢铁般的胸膛
军徽的光芒挽起的臂膀
祖国的铁壁铜墙
绿色的情怀
热血男儿的担当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
和军营的白杨一起为祖国站岗

旗卷南昌业奠基，
千年黑暗露晨曦。
湘江鏖战三军勇，
赤水谋兵四渡奇。

浴血围歼驱贼寇，
强边固阵猎熊罴。
风云叱咤辉煌路，
华夏长城不可移。

八一抒怀
王大华

（作者单位：高速交警衡水支队）

百年洪魔虐太行，
滹沱警民壮歌扬。
自古博陵忠孝地，
降龙伏虎呈豪强。

金盾生辉正能量，
亮剑长堤斗骄阳。
丈夫自有凌云志，
敢叫洪魔跪当场。

战 洪 魔
陈学杰

（作者单位：安平县公安局）

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曾数十年生活在
农村，年年种玉米，年年掰玉米，但从未
数过玉米。

数玉米是我们辖区内发生的一起民
间纠纷。

当时所内弟兄们正准备吃晚饭，一位
老农气喘吁吁地来到所里，上气不接下气
的讲述了一件事情：老人的亲外甥，主动
找到帮他掰玉米。外甥家有一辆柴油三
轮车，当大家掰的玉米装满一车后，外甥
就开着车给老人家里送。因为运送过程
没有人跟随，老人见自己的玉米堆小，于
是怀疑外甥偷拿了自己的玉米。半个月
后，俩人见面，俩人越说越僵，二人发生争
执，于是老人将外甥告到了派出所。

我详细询问老人材料，及时传唤了老
人的外甥。

事情并不全像老人说的那样。据外

甥讲，自己和自己爱人都是教师，因为看
到舅舅的俩儿子都在外边打工，秋收季节
忙碌，夫妻二人就主动帮助舅舅掰玉米，并
用自己家的柴油三轮车运送玉米。运送过
程中，车胎破损，外甥便将车开到了自家门
口，取了胶水等补胎工具补了内胎。补胎
中，因为车子太重，无法卸胎，于是外甥往
车下扔了几袋子玉米，补好后，外甥又将玉
米拾上了车，并没有偷拿一粒。

据外甥讲，掰玉米时，玉米较湿，玉米
个大，玉米堆也就大，半个月的晾晒，玉米
变干，个头变小，玉米堆也就变小，玉米堆
越看越小是自然规律，因为玉米堆小就诬
陷自己偷了玉米，确实是天大的冤枉。

我将老人和外甥叫到一块，解释现象
和问题，固执的老人不依不饶。

看来不给一个能够说服老人的说法，
老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老人共种了九亩玉米，两亩是自己和
老伴掰的，七亩是外甥帮助自己收的。得
知老人的九亩玉米地在一块，长势一样，
我给老人和外甥这样一个建议：无论玉米
个头的大小，但玉米的个数是一定的，数清
了老人自己掰的两亩玉米，得出每亩应产
的玉米个数，有了亩产玉米个数，七亩的玉
米也就有了定数。舅舅怀疑外甥偷了两
车，装载一车，然后数清个数。如果玉米总
数接近老人所要的玉米总数，说明外甥没
有偷拿，如果玉米总数少于老人所要的总
数且接近老人认为外甥偷了两车后所剩的
玉米总数，说明外甥偷拿了老人的玉米。

我的想法很奇特，老人和他的外甥都
同意。

来到老人的院子，全所六个弟兄，弯
腰、弓背、捡拾、扔出，一场别开生面的数
玉米开始了。

数完了老人自己掰的两亩，得出了每
亩玉米的个数，弟兄们又开始了车辆的装
载测量，得出了所有的数值，弟兄们又开
始了一五一十地对老人院中那大堆玉米
的彻底数数。

三个小时过去了，数目总算是有了，
对 着 老 人 、外 甥 的 面 ，一 五 一 十 地 计 算
着，七亩的玉米比老人所要的玉米总数多
出了三千多个。

老人无话可说，外甥冤屈尽洗，一家
和乐，道歉的道歉、客套的客套，时间在
一分一秒中度过着，时光流逝，竟然是次
日的清晨。

回到所里，弟兄们的兴致又来了，大家
说着笑着，都说这活干的麻利、漂亮，令老人
无话可说，给外甥一个公道。三个小时五万
多个玉米，这数玉米的活儿确实太累了。

（作者单位：蔚县公安局）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
刘占峰

数玉米
李海明

闪烁的警灯
在无眠的雨夜
明明灭灭
今夜，你们是驯洪的猎手
站在沟壑交纵的
街道渡口

城市被肆虐的洪水冲撞得
一片狼藉
当无情的闪电
撕裂所有人希望
密匝如注的大雨
一下倾进所有人的梦魇

危急关头
总有一群蓝色的警服
挺立和行进在洪流中
充满血丝的双眼
不敢有丝毫懈怠
搭桥铺路，扶老携幼
驯服的洪峰
终于被挽住了缰绳
温顺了许多
当你把疲倦的头
依偎在城防大堤的胸前
任无情的雨水
侵过你的裸足与身体
亲爱的勇士
休息一会儿吧
我不忍心去唤醒你……

（作者单位：唐山市公安局开平分局）

警察与洪水
贾建军

（作者单位：成安县公安局）

任鹏飞 作

（作者单位：武安市公安局）


